序

2006年年初，吴昌荣老师在病床上嘱托我为他的自传《一生何求》一书写一篇序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素来淡泊人生的我，从来不愿为传记类的出版物作序，唯独接到这份嘱托，我答应了。

吴昌荣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在秦皇岛冶金地质职工大学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是教务处的秘书；他担任秦皇岛市地质学会的秘书长的时候，我是副秘书长；他担任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副校长的时候，我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出任民盟秦皇岛市委主委的时候，我是基层盟支部的主委；后来，他被选为秦皇岛市的副市长，主管旅游，我则已经从事旅游研究多年了。20多年来，无论他担任了什么职务，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习惯地称他为“老吴”，这里，我还是用“老吴”来称呼他吧。

按说，写老吴的书，应该找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为之作序。但老吴却在病重的时刻嘱我来作，是把我当成了一生的诤友，所以，我是无法推脱老朋友的。

老吴一生做了许多事，我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发展我国的地球化学探矿事业方面。经历了十年浩劫，我国地球化学探矿的理论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上世纪的80年代初，老吴以一个区区秦皇岛冶金地质职工大学地球化学探矿教师的身份，得到中国地质学会地球化学探矿专业委员会、原冶金部地质司和秦皇岛冶金地质职工大学的支持，邀请到当时的学部委员陈国达、谢学锦，以及邵跃、曹添、吴传璧等堪称国内一流的教授专家，举办了“北戴河地球化学探矿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近百名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野外地质勘探第一线的地球化学探矿技术人员。全新的地球化学探矿理论和技术，就这样直接传送到了最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手中。此后，老吴逐渐成为全国地球化学探矿科学理论研究者和技术人员的熟人和朋友。在他的努力下，举办了地球化学探矿方面的“昆明会议”、“桂林会议”、“北戴河会议”、“武汉会议”等，并与同行们共同努力将1993年的“第16届国际化探会议”争取到了北京召开，此后，又由他牵头，将当时的科研成果编辑成册，先后出版10余册共计100余万字。1982年，众望所归，他被聘请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地球化学探矿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连选连任4届共15年。

老吴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早在冶金地质职工大学的时期，他就一个人带头办起了一个专业——化探专业，为此，他东奔西走请教师、进设备、找教材，同时又想方设法与其他院校合作培养研究生。担任副市长后，他对秦皇岛市的民办教育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不厌其烦地到各民办院校指导工作，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离休后，为了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回报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他发起筹建了“安徽省六安一中校友奖学基金”，并带头捐款两万元，同时又亲手创办了“皖西昌荣职业学校”，解决了家乡孩子的就业问题。

老吴是一个非常能干事的人，做起事来，事必躬亲。编印各类书籍资料。他往往是兼总编责编于一身，半夜在家中改稿，白天去印刷厂校对；召开学术研讨会，既要主持会议，又要安排住宿、餐饮、旅游和娱乐活动。和老吴在一起，总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去做，——这是老吴的朋友们经常提及的共同感觉。

1993年底，我陪妻子在北京治病，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当时已经担任了主管秦皇岛市旅游业的副市长。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市里正在筹办一个“秦皇岛市旅游发展学术研讨会”，让我写一篇论文，届时在会上宣读。我远离秦皇岛，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全凭平日的点滴积累，在妻子的病床前写了一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而待补的“空白”和待查的“？”，则“星罗棋布于文中”。写完之后，就把草稿匆匆邮寄给他了。开会的前一天，我回到秦皇岛，老吴把印刷好的大会发言稿交给我，所有的“空白”都填好了，所有的“？”都一一核对，一一查明。由此，可以看到老吴的认真和作为一名学者的严谨，也可以看到他对朋友的所托之事的态度。

在老吴担任主管旅游业的副市长期间，秦皇岛市创建了一批旅游景区景点，改善了旅游环境，增加了许多旅游设施设备，加大了旅游科研和旅游人才培养的力度。这些成绩，凝结着老吴的心血，也是对老吴晚年的最大宽慰。

老吴在病重的时候立下遗嘱，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机构。在这里，我看到了他对生活、对科学的钟爱，看到了他纯粹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老吴做过官，从过政，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一名学者。

老吴的学生张帆、陈德、许卫东、陈涛等人，出钱出力，记者李智勤调查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录音，终于完成了这本《一生何求》。翻开这本书，我们看到了老吴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体会到了老吴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回忆起了那一幕幕和老吴一同忙碌的时光。作为老吴的朋友，在此我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真诚的感谢！

吉 羊

2006年2月6日 于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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